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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回第二十二回  破大陣元帥受圍困　救爹爹丁山戰楊凡破大陣元帥受圍困　救爹爹丁山戰楊凡

　　丑鬼楊凡領兵帶隊，口口聲聲要薛仁貴出戰，報事藍旗官撒腳如飛趕奔大帳，刀尖點地：「報，報大帥得知，楊凡領兵帶隊，

口口聲聲要大帥臨敵。」，「再探。」，「得令。」藍旗官轉身出帳。程咬金趕緊說：「仁貴，你身體剛好，咱們不跟他生氣。來

人哪！掛免戰牌。」薛仁貴一晃手：「不能，這樣下去對咱們沒好處，倘軍心渙散將一蹶不振。本來我們打得就不順利，再掛免戰

牌這算怎麼回事呢，我一定要親自出兵。看看這楊凡怎麼這樣猖狂，白虎關怎麼這樣難打，來呀，帶馬抬戟！」　　程咬金知道薛

仁貴這個人挺硬，他要說怎麼辦，九條牛也拉不回來，乾抖摟手沒辦法，這才示意左右亮全隊給大帥觀陣，實際上就是暗中保護大

帥。左邊有羅章、秦英，右邊有秦漢、竇一虎，前邊有馬三保、段之賢、劉洪基、殷開山，中軍程咬金。總兵三萬，來在兩軍陣

前，薛禮的精神當時就長起來了。唐營軍兵擂鼓掌號，當大將的到了這種場合，一聽到鼓號之聲，有病也沒病了。薛仁貴一顫掌中

方天畫戟，穩了穩白虎鞭，雙腳一點飛虎鞘，來到軍陣前面，立馬橫戟，定睛瞧看，就見白虎關前閃出一萬多軍兵，擺了個四門兜

底陣，飛龍旗，飛虎旗，飛彪旗，飛豹旗，左右飄擺，在正中央纛旗之下，閃出一員大將，金盔金甲紅袍，怪馬大刀，正是丑鬼楊

凡。在他身邊背後，站著幾十員盔明甲亮的大將，穿著打扮，五官相貌，各有不同。

　　書中代言，楊凡被樊梨花紮了一刀，好幾天沒有出陣。他一邊將養身體，一邊給哈密國的國王寫了一封信，要求增派援兵；又

給他老師寫了封信，請他老師火速到陣前幫忙。楊凡的老師人稱扭頭祖，此人掌中一把寶劍，練得爐火純青。這個老道又會消息埋

伏、各種暗器，而且詭計多端。與此同時，楊凡還在白虎關的西北擺下一座大陣，名叫白虎陣，準備把薛仁貴、薛丁山及唐營眾將

一網打盡。諸事料理完畢，這才討敵罵陣，坐在馬上，耀武揚威。正在得意，聽唐營三聲炮響，大隊人馬貫山，定睛一看，薛仁貴

出馬了，把他恨得牙根癢癢。心想，要沒有樊梨花救兒，你早死多時了，可惜我十二把飛刀全報廢了，我那毒藥也不靈了。他是既

恨薛仁貴，也恨樊梨花。

　　兩馬對頭，楊凡把大刀一晃：「呀呔，對面可是白袍薛禮？」，「正是本帥。你可是楊凡？」，「然也。薛仁貴，你還活著，

我認為你早死多時了。你們薛家父子算什麼英雄，什麼好漢，全指老娘兒們給你幫忙啊，要沒有樊梨花，你們早就敗在本帥之手

了。薛仁貴，咱這麼辦，你也會過我，我也戰過你，要說你不是英雄，那叫昧良心說話，你馬快戟沉，不愧是一員上將。但是，咱

們兩個人再打，恐怕也難以分出輸贏。我在山裡擺了一座陣，叫白虎陣，你敢不敢跟我打賭，有能耐破了白虎陣，我楊凡二話不

說，把白虎關給你們，你叫我站著死，我不敢跪著亡，我自綁其縛，到你們唐營請罪，你看如何？你要不敢打，那算拉倒，承認你

是狗熊就行。」薛大帥聞聽一笑：「楊凡，這座陣我能不能看一看？」，「當然可以。今天我見你的意思，就是為了叫你觀陣，你

要看的話我奉陪。請！」楊凡說罷，撥馬奔向西北。薛仁貴在後頭跟著。

　　程咬金在陣前聽得清清楚楚：「又擺陣了，這小子出的什麼鬼點子、我們可不能上當啊！」程咬金知道：薛氏父子一條道跑到

黑，撂地下摔三截，那是有火性的人，別讓楊凡兩句話給扛起來，吃虧上當怎麼辦？因此，程咬金帶著羅章、秦英、秦漢、竇一

虎、開唐四將、幾家少國公，在後頭緊追不捨，這些人都帶有自己的親兵，算起來有八千餘人，薛仁貴也沒阻攔，畢竟得帶人哪。

　　地勢越走越高，時間不長，就到了一座山口。楊凡用大刀一指：「看見沒有，這座山叫白虎山，本帥在山裡擺了座陣，你薛仁

貴要有能耐，從這個山口殺進去，從後山口殺出來，就算把我的陣破了，我楊凡服輸認罪。」薛仁貴點點頭：「那麼楊大帥，我問

問你，有什麼期限沒有？」，「沒有，咱也不限制你三天破陣，五日破陣，什麼時候打破什麼時候算。」，「好。我再問問你，我

要真破了陣，你能獻城歸降？」，「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，說話不算數還算人嗎？薛仁貴，我給你起個誓，如果我嘴不對心，

說話不算數，天誅地滅，讓我死在亂箭之下。」，「好好好，那咱們就一言為定。」，「你先等等，你說完了，我還沒問你哩。薛

仁貴，你要破不了我的大陣，怎麼向我交代？」薛仁貴眼珠一轉，馬上拿定主意：「如果破不了你的陣，我代表唐營給你寫降書，

納順表，白虎關我們不打了，我們納貢投降，你看如何？」，「好。薛仁貴，我相信你是個英雄，你說話是算數的，咱們一言為

定。」說罷二人靠近，在馬上「叭叭叭」三擊掌。楊凡說：「這陣算交給你了，什麼時候打都行，我恭候大駕。」帶隊回轉白虎

關。

　　薛仁貴領著親兵衛隊登上山頭，朝前邊看了看，這裡十分險惡，山連山嶺連嶺，山嶺重疊，怪石橫生，重巒疊蟑，煙霧瀰漫，

一眼望不到邊，這座山周圍約有百餘里地。就見裡面影影綽綽，殺氣騰騰，耳朵一聽，有金鼓之聲，不用問，裡邊設有伏兵。薛仁

貴草草看了一遍，吩咐收兵。

　　回到營盤，吃過晚飯，薛仁貴把各位將軍全找來了，讓大伙群策群力，共同想辦法，怎樣破陣。大伙七嘴八舌，出了很多主

意。薛仁貴把這些主意歸納起來，加上自己的想法，制定了一個作戰方案。第一條，他認為打這座陣得黑天下手，因為白天雖然眼

目好使，同時也給敵人以可乘之機，對自己不利，晚上去，他也不知我們去了多少軍隊，也不知道是怎麼佈置的，看來是利多弊

少。第二，分兵五路，薛仁貴屬中路，秦漢、竇一虎為左翼，羅章、秦英為右翼，程咬金領著開唐四將為後陣，三路接應使；其餘

幾家少國公領三千人馬為先鋒隊，這叫五軍齊發，彼此能夠互相聲援。總兵一萬，完全身披重甲，手拿利刃，越輕裝越好。把家裡

也作了安排，皇上坐陣，竇仙童、薛金蓮、餘者眾將，牢守大營。薛仁貴的意思，一晚上就把陣破了，最多明天一天。所有眾將一

個個摩拳擦掌，等著到陣前賣力。李世民親自設御宴為大伙餞行，大家都深受感動，一個個捋胳膊挽袖子，都想在山中一試。

　　定更天左右，將官、士兵都已收拾停當，五路人馬同時出發。薛仁貴抬頭一看，天空蒙蒙月色，稍有小風。心中暗想，能不能

破陣？根據自己的經驗判斷，不會有多的埋伏，頂多擺一字長蛇陣，天地三才陣等。薛仁貴是元帥，熟讀兵書，用眼一看，心裡就

有了底數，所以怎麼打怎麼戰，他腦子裡頭也有個模模糊糊的方案。報事的來到馬前：「報大帥，前邊來到山口。」，「傳我的

令，站住。」大隊站住了。薛仁貴一馬當先，來到山口，把幾路領兵帶隊的將官叫過來，低聲作了安排，薛仁貴說：「我先打前一

路，你們分左右翼給我市陣，我走一步，你們跟一步，沒有我的令箭，你們千萬不要衝鋒。」程咬金說道：「仁貴呀，你何必冒那

個險哩，這麼多年輕的，讓誰打頭陣還不行？乾脆，讓秦英他們……」，「老人家放心，我意已決，非打頭陣不可，這打陣不是兒
戲，一步錯了，全軍就得覆滅呀。」，「可也是，那你要多加小心。」

　　薛仁貴把兵派好了，雙腳一點飛虎韂，晃動畫桿描金戟，領著人衝進山口。進山口沒有二里遠，冷不丁聽見山上三聲炮響，伏

兵四起，薛仁貴借著燈球火把的光亮一看，大吃一驚，前邊來的是牛隊，這牛都出了號啦，體壯膘肥，牛身上都披著鐵甲，頭上都

拴著尖刀，身上還帶著鐵鉤，十個一排，拿鐵鏈套在一塊兒，炮聲一響，牛群漫山遍野哞哞怪叫，直奔唐軍衝下來了。唐軍也沒見

過這種陣勢，當下就有點亂。薛仁貴有經驗，從兵書上和歷史上，知道有這種陣勢，利用牛衝鋒，這是比較厲害，但也有它的缺

陷，十頭牛拿兩條鏈子鎖著，類似鐵甲連環馬，只要把其中的三頭、四頭牛砍倒了，這一排就不行了，但是要想打倒幾頭牛也不容

易。薛仁貴馬上作了安排，分三面抵擋這些牛。薛仁貴本身也沒閒著，抖大戟奔牛隊衝過去了，霎時間唐兵高聲喊喝：「殺呀！衝

啊！」這一場浴血奮戰，唐兵傷亡慘重，牛隊一過，躺下一片，這牛隊都是經過訓練的，反覆拉網，這一排剛過去，那一排又來，

唐兵被牛隊踩死、刀挑、鉤掛，傷亡無數。薛仁貴憑仗馬快戟沉，挑倒了幾頭牛，牛隊才被破了，薛仁貴也累得通身是汗，氣喘吁

吁，兩腿發麻。他邊打邊帶隊往裡攻。進了山口十餘里，檢點人馬，只剩下兩千餘人。薛仁貴一看不好啊，這離破陣還早呢，兩千

多人怎麼能行呢？他心裡盤算著，不如暫往後退，另想對策。主意還沒拿定哩，就聽周圍炮響，有人在山頭上喊：「薛仁貴，薛白

袍，你還想活呀，你進了鬼門關了，你來看看這是什麼！」

　　薛仁貴聞聽喊聲，橫戟立馬，抬頭觀看，只見眼前是山石砬子，陡壁懸崖，山頭上黑乎乎弔著一門大炮，炮口正對著自己，大



炮周圍都是番兵番將，喊話的人正是丑鬼楊凡。

　　楊凡滿面春風，洋洋得意：「薛禮，你看沒看見？這是我們白虎關鎮關大將軍紅衣炮，你怎麼的吧，交了降書，納了順表，承

認你們輸了，割地求和，今天我就不開炮，我知道你是個英雄，我可以把你放了。不交降書，不納順表，牙迸半個不字，我這一炮

把你打成飛灰！」

　　薛仁貴把這一切都看清楚了，事到如今，怕也不行。薛禮想，楊凡你算想鍺了，要我交降書納順表，真是癡心妄想！我寧願戰

死也不會屈服！薛仁貴用大戟往山頭上一指，破口大罵：「楊凡，你開炮吧。」，「好哇，薛仁貴，良言難勸該死鬼。我愛惜你是

個人物，這才不忍心開炮。既然你不聽良言忠告，來呀，開炮！」，「喳！」火工司用火香一點捻子，就見火花飛濺，硝煙直冒。

唐兵唐將一看：「大帥，壞了。」呼啦往大帥前邊一擁，把薛仁貴護住，這一炮就響了。霎時間山溝裡血肉橫飛，刀槍崩得哪兒都

是，人們的鮮血順著石頭縫、順著石碰子往下淌，這一炮打死的人不少，薛大帥由於有親兵衛隊護著，這又身披重甲，受了傷了，

周圍的親兵全死了。元帥的坐馬也受了驚，嗒嗒嗒朝陣裡跑去。楊凡在山頭看得真切，氣得他照放炮的頭目就是一個嘴巴：「混蛋

的東西，你是怎麼瞄的准兒？」，「大帥呀，人大多，你想這一炮把人都打死是不可能的。」，「回來我再找你算賬。」

　　楊凡一看，薛仁貴奔西北方向跑下去了，他把大刀一舉，代替軍令，領著五百騎兵隨後追殺。沒死的唐兵清醒過來以後，也隨

著趕去。

　　再說陣外的唐兵，有很多人在觀敵市陣。後隊程咬金到了山口，經過一番攻戰，看看難以取勝，又領人馬撤出山口，他知道大

陣中一定奧妙無窮，我們這麼打準定白給。雖然他退出來了，急得也是抓耳撓腮，耳聽山溝中鼓聲震天，殺聲遍野，他的汗珠子也

冒出來了。心想：仁貴，難為你了，帶著有病的身體，攻打大陣，經過這一場凶殺惡鬥，你現在怎麼樣了？我也是乾著急沒辦法

呀！他們在陣外等到天亮，又等到天黑下來，薛仁貴也沒出來，山裡殺聲漸弱。程咬金心頭一驚：大概裡邊全軍覆沒了。有人勸

他：「老國公，回營吧，不管大帥落到什麼地步，咱得回營奏明天子，再想對策，在這不是長策。」老程含著眼淚，傳令收兵回

營。

　　唐營中的李世民也惦念著打陣的事，他一直焦慮地等候消息。程咬金回來把情況一說，李世民急得汗也冒出來了。他對老程

說：「程愛卿，我們想什麼辦法把大帥救出來呢？」，「萬歲，我跟您求個情，您能不能把丁山暫時赦兔無罪，叫他趕奔大營去救

他爹呀？現在我們大營中的將官，大都不是楊凡的對手，這事看來只有丁山了。」，「老愛卿言之有理，孤也有此意。那就麻煩你

走一趟，傳朕的口旨，把薛丁山帶到大帳。」，「臣遵旨。」

　　程咬金領命，大跑小跑，匆匆忙忙趕往勞軍營。到裡邊給頭目打個招呼，頭目趕緊把老程領到左八棚。薛丁山聞聽老國公來

了，趕緊擦了擦臉，解下圍裙，到了老程面前，「爺爺，您怎麼來了？」，「丁山哪！我來沒別的事，給你道喜來啦！」薛丁山臉

一紅：「爺爺，您別挖苦我了。我落到這種地步，喜從何來？」，「你得高興啊，你的冤家對頭要沒命了。」，「啊？你指誰說

的？」，「你爹。我告訴你，你爹帶著病攻打白虎陣，被困到陣裡頭了，一天都沒回來，凶多吉少，薛仁貴一死，你得樂呢？這可

沒人管你了，你可以為所欲為了。我能不向你來道喜嗎？」

　　薛丁山聞聽此言，當時就坐地下了。不管怎麼說，那是爹爹呀，兩旁人趕緊過來把薛丁山攙起來，薛丁山不由得放聲大哭：

「爺爺，您怎麼這麼挖苦我。我要求爺爺一件事，請臨時赦免我無罪，我要領兵帶隊攻打白虎陣，救我爹爹。」程咬金心裡暗笑，

這賤骨頭就得這樣收拾他。「別哭了，大丈夫淚不輕彈哪！我看你這眼淚也不值錢，動不動就哭。我已經跟萬歲討旨了，萬歲也想

讓你們爺倆見見面，赦免你無罪，讓你去攻打白虎陣，救你爹。要把你爹救回來，將功補過，救不回來，殺你個二罪歸一。樂意

不？樂意就跟我走，不樂意呢你還在這幹活。」，「樂意，只要能把我爹救出來，怎麼的都行。」，「那就看你的了。跟我走吧。

」

　　薛丁山脫去青衣小帽，換上滿身戎裝，恍恍惚惚，隨老程來到中軍帳，見皇上躬身施禮。李世民一看，又疼又恨。「丁

山！」，「陛下。」，「老國公都給你說過了嗎？」，「說過了。」，「朕給你一萬人馬，命你進陣去救大帥，假如你把大帥平安

救出，可以將功補過，若救不出大帥，就休要再回唐營。」，「臣遵旨。」

　　老程與皇上商量，讓丁山在大營中挑選了一萬名體格健壯、武藝精通、出乎其類、拔乎其萃的敢死軍，人人身披重甲，手持長

矛，飽餐戰飯。定更天後，薛丁山在轅門外上馬，手提大槍，吩咐一聲：「出發！」大軍一陣風趕奔大陣。

　　薛丁山領兵帶隊來到山口，天已交二鼓。薛丁山一馬當先衝進大陣，後邊的軍兵緊緊跟隨，搖旗吶喊，擂鼓助威：「殺呀，別

讓楊凡跑了哇！」人喊馬叫，旗幡招展，唐兵勁頭十足。

　　薛丁山懷著滿腔激憤，恨不能一下找到爹爹，待到了山溝內一看，傻眼了，這裡山連山嶺連嶺，山嶺重疊，怪石橫生，眼前都

是古木廊林，地理又不熟，方圓幾十里地的山區，誰知爹爹在哪兒呀？薛丁山東一頭，西一頭，一邊往裡闖，一邊喊：「爹爹，兒

丁山到了，你在哪裡？」當兵的也喊：「大元帥，你在哪裡？我們來救你了！」在山谷之中，又是黑天，聲音傳出老遠，就是不見

回音。

　　薛丁山由於馬快心急，把大部隊甩下老遠，他身邊只有二百多名騎兵。正往前走，冷不丁有人喊了一聲：「薛丁山，你小子還

活著，著刀！」話到馬到兵刃到，斜刺裡奔丁山就撲過來了，薛丁山年輕，眼也尖，定睛一看，閃出一員大將，金甲綠袍，青馬大

刀。他沒見過這員將官，是員番將，刀奔自己的肩頭砍來。丁山往旁邊一撥馬，大刀落空，用掌中大槍往外一崩，鏘啷一聲，把刀

崩出去了。「叭」一翻腕，使了個怪蟒出洞，大槍直奔番將。番將躲閃不及，一槍被刺在頸嗓，翻身落馬。薛丁山紮死的這人是楊

凡手下的馮氏四猛頭一個，名叫馮國龍。他死了，他兄弟馮國虎在旁邊看得清楚：「薛丁山，還我大哥的性命！」在後頭又是一

刀。丁山聽到腦後惡風不善，馬往前提，滴溜一轉圈，這刀就砍空了。薛丁山往腰裡一伸手，拽出寶劍，使了個反背藏花，喀嚓一

聲，正砍在馮國虎腦袋上，人頭落地，死屍栽於馬下。與此同時，又有兩員番將催馬掄兵刃向薛丁山夾攻，薛丁山一看，這兩人也

是大刀，看樣也是猛將，這二人正是馮國龍的三弟、四弟，叫馮國剛、馮國強，這四人是奉楊凡之命在此守陣。他倆一看前邊兩人

雙雙斃命，眼睛都紅了，自料單打獨鬥難以取勝，因此兩匹馬飛出夾攻丁山。薛丁山一手提槍，一手持劍，一人力敵二將，五六個

回合，噗噗兩聲，紮死一個，劈了一個，二將紛紛落馬。丁山把馬撥回來，繼續前進。

　　行走不過百步，「轟隆隆」炮聲一響，伏兵四起，薛丁山借著燈球火把的光亮一看，呦，來將正是楊凡。楊凡用合扇板門刀指

著薛丁山：「小白臉子，你還活著！要不是樊梨花把你搭救，焉有你的命在！你長幾個腦袋敢進我的白虎陣，你拿命來！」一對冤

家碰在一處，各施絕技互不相讓。楊凡恨不能一刀把薛丁山劈為兩半，薛丁山恨不能一槍把楊凡紮個透腔。二馬膛翻，刀槍並舉，

寒光閃爍，驚心動魄。楊凡本來就非丁山對手，自飛刀被梨花破後，遇見薛丁山他心中就有三分打憷。而薛丁山可跟他不一樣。恨

不能一槍就把楊凡紮死，好救他爹，所以薛丁山身帶棍傷仍倍加勇猛。三十多個回合過去，楊凡就有點頂不住了，手忙腳亂。正在

這時，薛丁山拽出了馳雲掃龍鞭，瞅準機會，使了個槍裡夾鞭，照准楊凡「啪」的就是一鞭，正打在後背上，把楊凡打得「哎呀」

一聲，大刀幾乎落地，急忙用手抓住鐵過梁，身子一晃悠，覺得眼前發黑，「哇」地一口鮮血噴出，就仗他身大力不虧，吐點血不

算什麼，他撥馬就跑，薛丁山緊追不捨。唐兵一見主將連連打勝，士氣倍增，搖旗吶喊，跟著衝過來，把番兵番將打得膽戰心驚，

望風而逃，漫山遍野，全是死屍。

　　唐軍一直殺到天光見亮，到了一座小山包，山包上閃出一隊唐兵，一個個盔歪甲斜，滿臉黑煙、塵土。他們往山下一看，呦，

救兵來了，頓時振作起來，齊聲高喊：「到這邊來，大元帥在這呢！」薛丁山一聽，撥馬上山，後邊軍兵跟著衝了上來。這裡三面

絕壁，僅有一條小道可通山頂，幾百人在這死守。大帥薛仁貴也在這兒。薛仁貴被困大陣以後，兵將損失慘重，無力再戰，也難以

突圍，才帶著這幾百人聚守這個小山包，備下許多石塊，固守待援。楊凡困住山包，一時也攻不上去，想以此引誘唐營的援兵，沒



想到被薛丁山一陣戰敗。丁山看見爹爹，趕緊甩鐙離鞍，跳下坐騎，噔噔噔，跑步到了爹爹面前：「爹爹在上，不孝兒丁山參見爹

爹。」父子相見抱頭痛哭。到了現在薛仁貴就是有氣也沒有了，何況薛丁山激戰了一夜，血透征袍，立了那麼大的功勞。「丁山，

你我可能出得大陣？」，「爹爹放心，有孩兒在此，你我定能衝出大陣！」，「好，頭前帶路。」薛仁貴剛站起來又坐下了，為什

麼呢？他的兩條腿都被大炮崩傷了，血肉模糊，用布帶子纏著。親兵衛隊把大帥扶上戰馬，左右保護著，薛丁山在前邊開路，眾將

隨後，衝下山包，又經過一番浴血奮戰，打退番將無數次的攔截，好不容易才出了白虎陣。查點軍兵，死傷大半。

　　程咬金在陣外催馬迎了上來：「丁山，怎麼樣？」，「老爺爺放心，我把我爹請回來了。」，「好孩子，你爹在哪兒？」，

「現在後面。」程咬金緊催戰馬來到後面，見了薛仁貴，這才放心。「仁貴呀，我真沒想到啊，咱爺倆還能見面。」薛仁貴也感歎

不已。邊說邊走，回到大營。

　　李世民一聽說薛仁貴回來了，高興得不得了，親自出營門迎接。回到中軍寶帳，先把軍醫官找來，給大帥治療傷症。軍醫一

看，都是皮肉之傷，骨頭沒事。包紮、完傷口，薛仁貴命中軍官點名，所有進陣將官俱都安全返回，元帥這才把心放下。

　　薛仁貴感慨萬端，對李世民說：「陛下，臣大沒能耐，要有能耐，焉能落個大敗而歸。看來這座白虎陣萬難攻打，我實在沒有

這個本領啊。」程咬金趕緊打圓場：「仁貴，不只是你，我也給憋住了。我這能耐有多大呀？什麼樣的戰場我沒經過，什麼樣的陣

沒有見過？惟獨這白虎陣算迷門了。我看咱這麼辦吧，你的身體還虛弱，需要好好將養；丁出現在還有罪，也不能讓他當元帥。要

破這座白虎陣，非得一人不可。」，「老人家，你說的是誰？」，「你怎麼說糊塗話呀？非得樊梨花！依我說，把樊小姐請出來，

讓她登台拜帥，不然，這陣沒法破呀。」眾人一聽，都點頭稱是，可人家會來嗎？

　　李世民苦笑了一下：「老愛卿，談何容易呀？樊小姐都傷透心啦！人家一怒之下離開大營，還能來嗎？咱這不是做夢說話

嗎？」，「不，我跟你們看得不一樣，我總覺著樊小姐還沒死心，不信可以試試。要是我叫薛丁山打成那樣，乾脆，放三聲反炮，

和楊凡兵合一處將打一家，借助楊凡的勢力來報仇雪恨。可人家樊小姐怎麼沒有那麼乾呢？說明她沒死心。請可是請，但要有一個

條件，薛丁山得賠禮認錯，不然沒門兒。」大伙一聽，這話也對。

　　程咬金把薛丁山叫到跟前問他：「丁山，這些日子我們光顧打仗了，也沒顧你這茬兒，你是怎麼想的？當著皇上，當著你爹，

你說句良心話，把真心掏出來，你有罪沒有？對不對？」薛丁山低頭不語。老程一看，有門兒，精神頭兒不像當初那麼足了。「丁

山，人心都是肉長的，拿人心比自己，你好好拍拍胸口想想，你做得對不對。咱且不說別的，就說你們爺倆雙雙受傷，命都保不住

了，梨花小姐風塵僕僕趕來給你治傷，治好了你揍人家一頓，叫人寒心不寒心？就衝這一點說，你還是不是人？大家為你操了多少

心？」程咬金還想往下說，薛丁山撩衣服撲通跪倒：「老爺爺您別往下說了，爹您也別生氣了，千不對萬不對都是孩兒我的不對。

方才我程爺爺說得對，這些日子我追悔不及，我對不起樊小姐。」，「丁山，這話可是從你心裡說出的嗎？到底是真心還是假

話？」，「真心話。為這事我難過了很多天。」，「好孩子，這你算明白過來了，要早有你這句話，一切都好了，你爹何至於落得

這麼悽慘？仁貴呀，饒了他吧，處分解除，官復原職。」

　　薛仁貴把薛丁山叫到眼前，又數說了一頓，薛丁山心服口服。這些日子他翻來覆去想這些事，認識到自己不對。但是他這個人

臉皮薄，要不是在這種場合逼著他，他還不這麼說。今天一看搪不過去了，這才說了真心話。滿營眾將也都樂了。

　　大家商議，請樊小姐的事還得程咬金，別人都乾不了。程咬金說：「好吧，這種挨罵的事都是我呀。不過丁山哪！咱得醜話說

到前頭，我老頭子費九牛二虎的勁兒把樊小姐請來，你要再打怎麼辦？」，「爺爺看您說的，我還能打嗎？過去我錯了，豈敢再那

麼辦？」，「好哇。不過你這小子轉軸特別多，光這麼說我還不相信，你得給我寫封信，承認你錯了，越懇切、越真誠越好，然後

把你的手印摁上，我再拿上你這封信去見樊小姐，因為你已失信於人了，人家不但不相信你，連我也不相信了。」薛仁貴也說：

「丁山哪！你要真心誠意地寫。」，「是，爹爹。」大家把桌子搬過來，備好文房四寶，就在中軍寶帳，讓薛丁山寫信。

　　薛丁山手掂毛筆，思前想後，心潮翻滾。為了顧面子，有心不寫，又覺對不起爹爹和程爺爺，況且自己是真錯了。有心寫吧，

又怕承認了錯誤人家說自己懼內。後來又一想，我都落到這個地步了，還有什麼顧慮臉面的理由？寫吧！這回薛丁山發自內心，刷

刷點點，書信寫好，交給程咬金。程咬金又轉給皇上。李世民接過來從頭到尾一看，甚感滿意，又讓大帥看看，薛仁貴也點頭滿

意，這才讓薛丁山摁上了手印。

　　程咬金把信疊了疊揣在懷裡：「主公、元帥，我告辭了。行與不行我走一趟，你們在家候信兒吧。」眾將一直把程咬金送出營

外。

　　老程帶著二十名親兵，一路風塵，來到寒江。到了帥府，陳忠父女把他接到帥廳待茶。茶罷擱盞，互道辛苦，老程說了自己的

來意。陳忠聞言愁眉不展：「老國公，樊小姐自前敵回來，她們母女都病了許多日子，我們去看望，人家閉門不見，樊府上下對唐

營恨透了。」老程長歎一聲：「君命難違呀。為國請賢，我老頭子也甘冒風險。你給我備下厚禮，我要再去樊府。」

　　老程來到樊府門前一看，門庭冷落，大門緊閉，角門也關著，靜靜悄悄，就好像大府裡空無一人。程咬金心裡也不是滋味，甩

鐙離鞍跳下坐騎，讓親兵、車輛都站住，老程親自扣打門環，「啪啪！」，「門上有人嗎？哪位聽事？」叫了一會兒，聽到裡邊有

了腳步之聲：「誰呀？」，「我呀，你開開門一看就知道了。」，「稍候一會兒。」緊跟著門閂一響，吱吱嘎，角門打開，老程一

看，還是前者守門那個老頭兒。這老頭兒就是樊府的老總管樊忠。樊忠一看是老程，後邊還有不少人，一句話沒說，「哐」的一

聲，又把門關上了。老程喊道：「老哥哥，老哥哥，開門來！」老頭隔著門罵開了：「你滾！你是個什麼人，滿嘴瞎話連篇，把我

們姑娘坑透了，把我們老夫人也坑苦了，你又來坑人了？快走！老夫人有話，決不接待你們這種人。」

　　程咬金的火三起三落，心說就我這魯國公，叫一個把門兒的給損了一頓，受這種窩囊氣。又一想，誰叫我求人家來了！況且也

不能怪這老頭兒，這事就是氣人。老程又把火往下壓壓：「老哥哥，休發雷霆之怒，我有下情回稟。你把門開開讓我進去，我有急

事要見樊小姐和老夫人，要沒急事我能來嗎？求老哥哥受點累吧。你要不通報，把我這事給耽誤了，你可擔不了責任哪！你好好想

想。」樊忠一聽，可也是呀，要沒急事他也不會再來。「你等等吧，我請示請示我們老夫人。」，「多謝，多謝。」

　　樊夫人是否要見程咬金？老程會遇到什麼冷遇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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